
张超、李文星，两名青年的
死牵动人心。他们都是大学毕
业不久，在求职路上误入传销
组织。更深入的调查则显示，刚
刚走出校园走向社会的大学
生，已经成为传销组织发展下
线的主要目标人群，而在传销
组织的头目中，也不乏大学生
的身影。

在人们朴素的观念中，大
学生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他们
接受了十几年的正规教育，对
于求职中可能遇到的风险理应
有所认识。但现实却露出了残

酷的一面，无论是误入传销组
织，还是甘为传销骨干，都体现
出大学生在传销面前的薄弱一
面。当然，不能苛责这些年轻人
缺乏社会经验，但对于教育机
构，尤其是有专人负责就业指
导的高校来说，是时候反思一
下相关教育的缺失了。

不妨回顾一下两名青年误
入传销组织的过程，如果让一个
有几年工作经验的职场人士来
判断，“招聘”过程中的疑点是很
容易被发现的。比如，在“应聘”
的过程中，只有公司人事部的工
作人员单线联系；比如，明明应
聘某地的企业，却要到天津静
海的偏僻农村报到；又比如，公
司开出的薪酬，远超出了平均
水平……但凡多些社会阅历，
不难发现其中的疑点，如果再

对与求职相关的骗局多些了
解，也不难发觉传销组织的蛛
丝马迹。也恰恰是因为风险防
范上存在不足，刚毕业的大学
生成了传销组织的重点目标。

风险防范是一方面，大学
生沦为传销的“易感人群”，也
暴露出他们对职场生活的真实
一面缺乏认识。张超和李文星
之所以让人更加感到惋惜，正
是因为他们误入传销组织之前
并非走投无路。985院校本科毕
业的李文星，在北京能够拿到
月薪六千元，已经不容易了；张
超原来的工作除了离老家远
些，也是挺不错的。传销组织冒
充招聘公司的“成功”之处，无
非就是给出的“筹码”超乎寻
常，诚如共青团中央权益部副
部长姚建龙所指出的，被害人

因过度关注找到好工作而降低
了自我防范意识。而一些大学
生把传销当成事业，陷入其中
不能自拔，更是缘于对不切实
际的前途和“钱途”充满向往。

无论是风险防范的能力还
是对真实职场生活的认知，如
果完全靠大学生通过社会历练
获取，容易走不必要的弯路不
说，还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
的后果。高校的就业指导，就
应该担负起这方面的教育职
责。由此，就不能不提相关工
作的跑偏，一方面，负责就业
指导的教师常常是从校园走
向校园，自身缺乏就业经验；
另一方面，就业指导课更像是
成功学讲座，现身说法的往往
是公认工作找得好的前辈或是
已经闯出些名堂的校友。不是

说“高标准”不重要，问题是所
谓的成功者毕竟是少数，而普
通毕业生的酸甜苦辣才是多数
大学生毕业后面临的现实。如
果不知坎坷只听“神话”，也就
更容易缺乏对社会复杂性的客
观认知。

作为学生走向社会的“跳
板”，高校有责任协助大学生做
好走向社会的准备，而传销组织
瞄准大学生、大学生容易落入
骗局的现实，也对大学的择
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事实上，十年前破获的案件
就已证明，传销组织早就盯
上了刚毕业的大学生，但愿
十年后两名青年的悲剧能够
推动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改
进，从而更有效地“武装”好即
将走出校园的大学生。

“传销悲剧”凸显大学就业指导短板

评论员观察

学习类APP岂可沦为“黄段子”平台

□苑广阔

学生们能在电子设备上借
助学习类APP自主改进学习，
这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不过，近
日，成都市民吴女士却特别焦
虑，15岁的弟弟小鑫(化名)迷恋
上一款名为“学霸君”的APP。不
经意之间，吴女士竟在这款APP
中发现不少“黄段子”。与此同
时，另一款在学生中使用者不少
的APP“作业帮”，也被学生家长
曝出内含不少“黄段子”。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暗藏
“黄段子”的学习类APP远远不
止“学霸君”和“作业帮”这两
个，其中部分学习类APP中的

“黄段子”尺度之大，连成年人
都感到震惊。这种现状，让广大
父母家长焦虑不已。一些中小
学生打着学习做作业的幌子，
结果自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浏
览“黄段子”，这对还没有建立
起明确的价值观和是非判断标

准的未成年人会带来何种影
响，可想而知。

客观而言，这些学习类
APP的兴起，对孩子们的学习
确实能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
用。而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也
乐见孩子们在学习类APP的帮
助之下进行自主学习，因为这
一方面可以让那些平时工作事
业繁忙，无暇顾及孩子学习的
家长省了不少事儿；另一方面，
一些文化水平有限，没有能力
辅导孩子的家长，有了这些学
习类APP，等于是多聘请了几
位家庭辅导老师。

但是，学习类APP的所有
这些优点，在“黄段子”面前都
显得黯淡无光。毫无疑问，如果
让父母家长自己来做选择的
话，绝大多数人宁愿不要这些
学习类APP，也不要孩子看到
这些“黄段子”——— 毕竟，这些
诲淫诲盗的“黄段子”对未成年
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实在太大
了。而这些学习类APP的注册
用户动辄十几万几十万，其所
带来的影响尤其不能低估。

学习成了浏览“黄段子”，
主要问题显然出在推出这些学
习类APP的平台方。虽然这些

“黄段子”并不是平台方自己放
上去的，而是由用户自己发布出
去的，但是平台方理应承担监管
和清理的责任。实际上，对于平
台方来说，通过技术手段来对这
些与学习无关的不良信息进
行监管、屏蔽和清理，并不是
什么太难的事情。除了技术手
段的使用，可以通过用户举
报、工作人员自己去“巡查”
等等来发现不良信息并予以
清除。

与此同时，按照国家相关
法律规定，一旦这些被公开展
示的“黄段子”在点击量、内
容形式以及数量上面达到了
一定的标准，就可能涉嫌传播
淫秽物品罪，要被追究刑事责
任，到那时平台可真要吃不了
兜着走了。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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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联来了，别影响消费者就好

央行日前下发文件，明
确要求非银支付机构网络支
付业务由直连模式迁移至网
联平台处理，到2018年6月30
日，所有网络支付业务将通
过网联平台处理。

网联的诞生就是要把清
算功能给收回来。在还没有
微信之前，支付宝是一家独
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在没
有支付宝这些第三方支付平
台之前，银联就是唯一的清
算机构，有了支付宝之后，大
家就可以通过第三方支付平
台来做跨行转账，手续费都不
用给，还一个软件快速操作，
特别方便。后来，又有了扫码
支付，这次不只是支付宝，还
有如日中天的微信。扫码支
付的功能就等同于一张虚拟
信用卡，而在收单市场中，本
来发卡行、收单机构和银联
是按7：2：1的比例来分成的，
如果是扫码支付，就没银联
的事了。

理论上讲，网联的诞生
并不会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
前台业务产生影响，也就是
说消费者以前怎么用以后还
是这样用。当然，网联肯定要
赚钱要收手续费，但支付平
台不用对接银行，成本互相
抵扣，最终差不了多少。至于
会不会因为某些行政程序的
增加而造成实际成品被抬
高，或者各家支付平台会不
会以此为借口趁机涨价，就
像营改增的时候酒店用改革
作为借口提高服务费，就不
得而知了。反正现在支付习
惯已经养成，第三方支付开
始变成和WiFi一样的新时代
都市人必需品，没什么太多
选择余地。

网联的诞生，大抵是个神
仙打架的事儿，支付平台后面
的故事，消费者并不关心，也
关心不着，还能愉快地买买买
就行。横竖支付平台已经在收
手续费了，给平台还是给网
联，对消费者而言没什么区
别。（摘自《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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